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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教育视域下
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价值迷失与回归

贾 旻，王慧泽，王 珏

（山西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其实质是“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

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之争。在终身教育视域下反思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实践价值的迷失，其主要

表现为职业教育目的人本性实践不足、职校办学的就业导向偏颇、教育教学内容实施的功利取向以及教

育评价的社会本位倾向。现代职业教育实践的价值回归可从目的之维、内容之维与方法之维进行突破，

即职业教育要兼顾国家要求、产业需求与个人诉求，通过“以文育人”“以文育技”“以文育能”，实现以“知

识型”“技术技能型”“创新型”为表征的复合型职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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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 20世纪 60年代提出终身教育理念到形

成终身教育理论，发展至今，终身教育已经成为

一种世界潮流，指导并深刻影响着各国教育改

革及其发展。与其说终身教育是涵盖各级各类

的教育总和，倒不如说它是指引各类教育发展

的理念以及美好的教育理想。职业教育发展历

程中始终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在

终身教育视域下重新反思我国职业教育的价

值，既有助于理解职业教育“培养什么人”“为谁

培养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基本问题，同时，

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机遇期和改革

攻坚、爬坡过坎关键期“双期叠加”的新阶段［1］，
也有助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议题的实践

推进。

二、终身教育视域下职业教育的价值反思

从本质性规定来看，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

人的社会活动。因此，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之争在实践中表现为“培养什么人”

“为谁培养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之争。

（一）职业教育价值反思之“何以可为”

职业教育价值反思之“何以可为”探讨的是

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视域下关于“培养什么人”

和“为谁培养人”问题的理性思考，对于该问题

的回答体现了职业教育的价值选择。

职业教育是实现个体社会化及个性化的活

动。终身教育肯定个体的社会公民属性，认为

个体具有维护且促进社会发展的意识与责任。

具体到职业教育领域，政治素养、法治意识、人

格素质、公共参与及幸福生活等核心素养体现

了对人才的社会属性的具体要求。“焕发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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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是公民时代精神

变迁的一个显著标志”［2］，这就要求当代社会在

发展过程中，要更多地注重公民的社会精神内

核，上述核心素养也是当代公民社会价值观的

文化体现。职业教育与社会公民的发展息息相

关，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培养

社会公民的重要途径。

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人的活动。终身教育

认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现代人的重要特质，具

体到职业教育领域，体现为一般性知识和专门

性知识的共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多项职

业素养的共合，这是新时代职业人才内涵的具

体规定。职业教育既要帮助学生了解客观世界

“是什么”，也要让学生明白“做什么”以及“如何

做”，这奠定了职业人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知识

积累。职业教育还需兼顾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生

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理论在实践

中获得运用及理解，实践能够促进理论的生成。

职业教育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与

技能训练，帮助学生获得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

从而进一步加强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思

维、精神与能力，即多项职业素养的共合。创新

型人才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人力资本，人

才培养目标不仅仅是掌握基础技术技能，更重

要的是要“培养应对人类生存的各方面问题所

需的能力”［3］。由此可见，培养个体多方面技

能，提高自身能力，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可持续发

展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职业教育价值反思之“何以可能”

现代职业教育价值反思之“何以可能”探讨

的是职业教育在采取何种方式培养人的问题上

的理性选择，对于该问题的回答体现了职业教

育的工具选择。

终身教育主张提供多种机会满足个体不同

的学习需求，这要求职业教育提供覆盖全生命

周期的教育与培训机会。现代职业教育作为终

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培养人的

终身职业技能视为现代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

从内涵来看，终身职业技能体现在终身职业

意识与终身职业素养两个方面。第一，具有终身

职业意识与终身学习意识。前者要求职业人在

职业生涯中要始终保持创新意识、协作意识与奉

献意识，这是职业生涯得以持续的重要因素；后

者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职业人应当认识到学

习是长久且持续的，要保持终身学习的热情和能

力。这里终身学习的内容是多样的，其方法也具

有多样化特征，只要职业人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

即可。第二，具有终身职业素养。终身职业素养

的形成是衡量一个人真正成为职业人的重要评

判依据，包括掌握扎实的职业知识和技能、良好

的职业行为习惯、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精神。

从特征来看，终身职业技能具有终身性、连

续性与发展性。终身性是指人的技术技能的学

习贯穿于一生，通过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

育、职业生涯规划等实现人生与职业发展的统

一。连续性是指人的技术技能养成是不间断

的，在人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在校学习时期与

工作时期，尽管有不同的学习需求与学习方式，

但是始终在渐进连续的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能

力，实现从初级、中级再到高级的人才层次跃

迁。发展性是指人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是由简单

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最终达

到满足岗位上升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实现个体

全面可持续性发展。总之，终身职业技能养成

体现了时间上的延续与空间上的转化。

三、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价值迷失

职业教育价值的理想设计与实践存在一定

程度的偏差，表现为职业教育目的、培养目标、

内容实施以及教育评价等方面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发展失衡。

（一）职业教育目的人本性实践不足

职业教育目的是关于职业教育究竟要培养

什么人的理性思考，指导着职业教育实践。“实业

论”“生计论”以其流传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而成

为经典的职业教育目的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

实践，但因其具有浓厚的功利性和工具性，随着

时代变化也日益暴露出其理论缺陷［4］。20世纪

90年代以来，相关法律法规从思想道德、职业道

德、职业知识与技能等方面对职业教育目的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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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文本层面上均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

向。 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并没有真

正得到践行，实践上表现为“教育性”与“人文性”

缺失，学习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不足。职业

教育在技术技能至上的理念指导下，多聚焦于学

生的职业知识与技能训练，寻求职业教育如何更

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但是，如何帮

助学生成人、全面发展、获得幸福生活的思考与

实践明显不足。在当前就业环境严峻、人才竞争

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学习者以谋生为目的接受职

业教育，注重短期利益，将教育等同于技术培训，

忽视可持续发展要求，将自身变成一种“工具”，

导致了人发展的单向性。人与技术、社会被割裂

开，既没有挖掘技术技能的人文精神，也没有在

技术技能训练中给予人文关怀，职业教育成为一

种没有温度的被动式学习。

（二）职业教育办学的就业导向偏颇

当前国际范围内，职业教育存在“就业导向”

“升学导向”“生涯导向”等多种选择。我国中等

职业教育正在经历从“就业导向”到“就业与升学

并重导向”的转变，高等职业教育则以“（服务）就

业导向”为主要选择，这些以就业为主的培养目

标显然忽视了人的存在以及职业教育的“多重社

会效益”［5］，有失偏颇。一方面，“就业导向”被简

单转化为“促进就业”甚至是“解决就业”。与普

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是横跨“职业域”“技术域”

“教育域”与“社会域”［6］的教育类型，“就业导向”

体现了服务经济社会的市场导向，是职业教育的

特有属性。但是，教育本身并不产生劳动力需

求，它也不能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问题［7］。“教育

性”仍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成“人”及成为“职

业人”才是其主要培养目标。另一方面，就业是

人在社会中生存生活的主要方式，强调人的技术

技能专业化培养无可厚非，但是，若以就业作为

核心追求，以“提高学生就业率”为主要目标，就

容易忽视学生的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发展。此

外，除了就业与工作，人更需要幸福生活。职业

教育的成功与否，不能仅以学生是否成功就业作

为唯一衡量标准。

（三）职业教育内容实施的功利取向

我国职业教育内容主要围绕着学生的思想

道德、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及职业素养进行设计。

从教育内容设计和相关文本表述来看，兼顾了个

体全面发展与社会需求，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出

现一定偏离，表现出很强的功利主义倾向。

课程是职业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我国职

业学校开设的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专业方向课三个模块。无论是教师还是学

生，均没有从内心对公共基础课给予足够的重

视，其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主，兼顾服务

专业教学和学生可持续发展”之需的“育才”目

标并未达成。相较而言，师生更注重专业性、实

践性课程的教与学。即使如此，又会出现重视

理论知识的学习或单纯的技能训练，忽略对学

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文化素养的培养问题。

这样的学习在人本主义者看来只涉及心智，是

一种发生“在颈部以上”的学习，它不涉及感情

或个人意义，与完整的人无关，属于无意义的学

习，也不符合我国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

“教育不仅关系到获取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

人格尊严的价值观”［8］。
（四）职业教育评价的社会本位倾向明显

审视我国职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过

程等，我们发现人的价值维度明显缺失，职业教

育蜕化为只按照技术合理性进行机械式传授知

识技能的工具［9］，职校学生成为专注于以物质

财富生产为旨归的“工具人”，而不是对可能生

活执着追求的“职业人”。

从目前开展的中职学校办学能力评估、高

职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以及示范校评估

来看，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基本办学条件、师资队

伍、课程与教学、校企合作、学生发展和办学效

益等，充分体现了建立在量化数据统计基础上

的目标或结果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物化痕迹。

这种评价缺少对学习者的实践知识学习、技术

技能训练的过程性评价，无法对学习者感受和

个性化发展进行评价。尽管“社会评价”在指标

体系中的分值有所上升，但很少涉及对学生利

益的关切［10］，这样的结果是：忽视了学生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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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和情感体验，没有经过个体认知与内化

的学习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学习，更不可能促进

其个体素质的提升，这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没

有情感的“工具人”。与“职业人”相比，“工具

人”很难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现“愿意做—喜

爱—热爱”的职业情感变化，而这是成为匠人、

生成匠心、拥有匠魂的核心。从学校自评、提交

材料、确定专家组成员、资料评审或现场调研、

确定结论、学校整改的评价程序来看，这是一种

单向的线性评价思维。这种仅注重静态“结果”

的表达，没有关注教育过程中的“增量评价”和

“价值贡献”，造成评价的片面化，也忽视了职业

教育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教师和学生，无法

形成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共同参与的互动模式，

更无法达到“以评促建”提高育人质量的效果。

四、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价值回归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

性与价值理性。前者注重事实判断，善于通过

计算找到最优化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后者注重

价值判断，强调人自我本能的发展；前者追求结

果导向，具有功利主义倾向，后者追求发展导

向，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终身教育理念下职业

教育追寻的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可

从目的、内容与方法三个维度，通过实践中的

“三‘求’一体”“三‘型’合一”与“三‘育’结合”得

以实现，如图 1。
为谁培养人
目的之维的
三“求”一体

培养什么人
能力之维的
三“型”合一

如何培养人
方法之维的
三“育”结合

国家要求

产业需求

个人诉求

以文育人

以文育术

以文育能

知识型

技术技能型

创新型

图 1 职业教育实践的价值回归路径

（一）明确“三‘求’一体”的人才培养定位

价值

“三‘求’一体”指的是在“为谁培养人”的问

题上，职业教育应同时兼顾国家要求、产业需求

与个人诉求，投射到受教育者个体身上，即社会

价值、经济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全面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天下之治在人才”［11］。
人才是国之发展的核心资源，职业教育培养的

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是社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要求职业教育能够培养的技术技能人

才应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安邦之才，职业教育

应该培养学习者学会认知、学会做人、学会做

事、学会合作、学会创新、乐于奉献，成为合格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担当者。

国家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挖掘职

业教育的社会属性，发挥其社会功能和社会价

值，才能满足国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中，试图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所产生的人力资本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职业教育还要满足产业升级转型、战略性

产业部门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的需求，为产业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从世界经验来看，德国成

为拥有“隐形冠军”企业最多的制造业强国，美

国的现代工业、农业与服务业获得大发展，北欧

国家的国民经济高度发达，均得益于这些国家

发达的职业教育。为有效解决我国技能工人尤

其是高技能工人短缺问题，实现“‘十四五’期

间，新增技能人才 4000万以上”“技能人才占就

业人才比例达到 30%”等目标，需要获得职业教

育的支持。职业教育需要从一个提供文凭背书

的认证机构，变成一个让学生“能力上身”的体

验实训基地［12］。如果说国家要求和个人诉求位

于两端，那么产业需求则位于中间，也是最能为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反馈实质性与建设性建议的

核心要素。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对接产业需

求是有益于双方的最优项，既有利于职业教育

转型，满足市场需求，让培养的职业人才真正

“学有所属”；也有助于产业形成良好业态，提高

岗位内人才适配度，优化产业布局。

职业教育要满足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

经济以及智能互联等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个人

获得生存权、发展权的终身教育诉求。职业教

育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具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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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溢出效应，职业教育在满足个人诉求的

同时，也是在迎合国家要求和产业需求。从这

个意义上说，个人诉求是人才培养定位的终极

诉求。映射于职业教育中，个人诉求体现为育

人性。按照社会发展趋势，职业教育培养人才

长期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要远大于职业教育的具

体内容，即“授鱼”和“授渔”的关系。总而言之，

整体社会是以人为基点构建的，只有“小我”需

求被满足，集聚为群体，放大至国家，“三‘求’一

体”的人才培养定位价值才能逐级实现。

“三‘求’一体”的人才培养定位需要系统化

思维与整体化发展机制。第一，以系统化思维谋

划，将道德与公民素养、技能与学习素养、运动与

身心健康、审美与艺术素养、劳动与职业素养等

作为综合评价指标，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可持

续发展的人，实现满足国家要求的社会人、产业

需求的经济人以及个人诉求的自由人在个体层

面上的完美融合。第二，设计整体化发展机制，

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理实一体化发展，促进产

业链、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的有机融合，进而

改变原有的割裂式人才培养方式，在四链融合背

景下，借助理实一体化教学实践，将职业教育的

理论知识和实践意蕴融为一体，深化学生职业道

德，培育学生职业素质。总之，工具理性是基于

物质层面的对人的现实关怀，价值理性是基于精

神层面的对人的终极关怀［13］。职业教育旨在通

过提供技术技能人才，发挥经济效应及其溢出效

应，满足国家、产业以及社会需求，从而在目的维

度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二）生成“三‘型’合一”的职业人才特色

价值

“三‘型’合一”回应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

题。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具体表现为以“知识型”“技术技能型”和“创新

型”为内涵表征的综合职业人才。

第一，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互补充，培养

知识型人才。理论知识是一种基于现代科学体

系，以系统化、理性化的知识体系为指导，意在

深入了解技术的意蕴及旨趣的知识［14］。其学习

并非职业教育普教化，而是围绕着行业动态发

展，基于项目课程、行动导向教学实现知识获

取。理论知识可以引导学习者的实践活动，让

学习者知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职业带理

论依据知识与技能结构，将人才分为技术工人、

技术员和工程师，技术工人主要需要操作技能，

工程师主要学习理论知识，而技术员则应操作

技能与理论知识并重［15］，由此可见，不管培养何

种类型的职业人才，都需要适度、够用的理论知

识。因此，职业教育应深入对理论知识的传授，

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实践知识则强调学

习过程的实践性，一般源于个体自身观察与实

际体验所积累的知识，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具

有个体性、动态性和生成性特征。杜威经验知

识论强调具体情境中实际经验的获得。职业教

育作为一种以实践为核心的类型教育，更青睐

通过实践活动进行知识积累。经验及实践知识

是技能人才胜任工作岗位并以此为生存发展的

基础。唯有在实践中发展知识，用知识来引导

实践，相互补充，才能培育出高素质人才。

第二，在职业教育知识体系基础上，培养技

术技能型人才。第四次工业革命呈现出以数字

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融合与赋能特征，促

进了生产系统的智能化，其发展必将带来劳动

力市场就业结构的迭代和人才的技能需求结构

的变化。2020年加拿大未来技能委员会发布的

《加拿大——一个学习型国家》将“面向未来发

展技能，培养可持续发展技能”［16］作为建设一个

学习型国家的优先事项。可见，技术技能越来

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从企业需求角

度来看，现代企业不仅要求劳动者具有快速适

应工作岗位的能力，还要求劳动者具备多项职

业技能，既能横向流动适应不同部门、不同种类

的工作，也能纵向流动胜任不同层级的工作。

职业教育作为“职业人”的重要输出者，应以企

业需求为导向，根据企业实际需要，针对性地培

养专业化人才，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稳定的

育人途径，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社会发展

的良性循环。从个体自身成长来讲，个体不仅

需要学会职业所必备的硬技能，还应当注重软

技能的发展。职业教育应引导个体根据岗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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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需求进行迁移、创新，不能仅满足于人短期就

业所需要的技术，解决个人生存问题，更要立足

于更高远的人的生存意义的追求［17］，认识到就

业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注重人终身能力的

发展。此外，“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

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18］，人的灵魂即人的精

神，教育是培养人知识与精神相统一的教育。

因此，职业教育不但要赋予个体适应社会发展

的各项技能，而且要通过职业教育培养个体道

德素养，让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可展才。

第三，超越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培养创新

型人才。学界尚未对创新型人才形成统一的认

识，本文认为，创新型人才是指以丰富的知识、

熟练的技术技能为基础，善于通过已知认识，能

够以独特的视角与行动发挥自身优势，将其应

用到工作实践当中的人才。对于创新型人才来

说，智商、知识或经验等并非解决问题的捷径，

而是打破常规经验、思维，综合利用知识、逻辑

等解决问题的基础［19］。知识型人才、技术技能

型人才最终都会在实践过程中成长为创新型人

才，因此职业教育必须超越知识教育和技能教

育本身，培养创造性人才。一方面，更注重培养

人才实践的创新性。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创业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职业院校与培训机构作为与企业密切结合的教

学主体，通过校企合作与职业引导等方式，加强

企业与学校的“双主体”育人，能够为培养创新

型人才搭建环境基础。基于不同行业领域的人

才需求，职业教育应当加强专业化的创新型人

才发展，尤其要加强行业领军人物的培养，加深

专业领域造诣，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以此

来引导整个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培

养人才的创造性思维。心理学将创造性思维看

作是创造性认知品质的核心，创造性思维的实

质就是将知识与经验以头脑风暴的形式进行符

号化的整合，进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解决方

法，其对人才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起着引导作

用，因此，职业教育在育人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

生思维的创造性，通过创造性的环境氛围、教学

方式、学习形式促进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养成。

在大量普通技能性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情况

下，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人才才能更好地胜

任工作，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

（三）探寻“三‘育’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法

价值

“三‘育’结合”指的是在“如何培养人”的问

题上，职业教育应探寻如何以人文主义精神培

育职教之灵魂，以人文主义教育涵养职业人才

培养模式，实现以文育人、以文育术以及以文

育能。

第一，以人文主义精神培育幸福、自由的职业

人。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提倡培养“自

由人”，将自由视为人的存在方式。“职业是唯一能

使个人的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

情。找出一个人适宜做的事业并且获得实行的机

会，这是幸福的关键。”［20］个体职业发展是一个不

断提升的过程，从满足个体谋生的现实需求，到享

有更高职业追求，使职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敬

业、乐业、享受职业带来的旨趣是个体最终的职业

价值诉求。理想的职业教育应当以人文精神为价

值旨归，以履行人文精神为实践宗旨，摒弃“职业

教育”等于“就业教育”的刻板想法，以人为本，立

足于学习者的主体需要，帮助学习者树立职业意

识，激发职业理想，引导职业方向，让学习者由“自

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理解职业的生命价值，最

终实现个体自由完整的发展。

第二，以人文主义教育引领技术的进步与

发展，实现技术与人文的沟通。技术思想家芒

福德认为，人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

造者。从技术技能的原始意义来看，技术是与

文化、艺术统一的，是“人文化成”的过程［21］。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技术滥用造成技术

异化，使得技术与人文相分离。不可否认，技术

的发展可以促进人类智慧与能力的提升，为个

体的生存发展提供基础，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

诸多便利，但人文精神的长期缺失也使得技术

带来一定的消极作用，比如功利主义盛行，人的

道德认知受到挑战，技术的片面化发展导致环

境的破坏。因此职业教育要重视非理性因素对

人的发展的作用，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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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科学的技术观，注重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

求精习惯的养成［22］，培养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与

劳模精神，最终在真、善、美的道德力量规劝下，

人朝向未来世界而敞开与延伸，并在与技术的

融合共生中成为“他自己”［23］。
第三，以人文主义教育培育个体可持续发展

的职业能力。根据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可知，人

的思维与能力是多元化的。因此，个体可持续发

展的职业能力不仅要注意到促进实际操作的一

般性知识的应用，更应关注实践背后的思维能

力、合作技能、职业素养等隐性知识的支撑，而这

些都离不开人文精神在育人过程中潜移默化的

影响。职业教育应当渗透人文素养，统筹与优化

学习内容，从课程的整体设置出发，通过人文艺

术的熏陶打开人的视角，从而滋养自信、增强对

主流观点的反叛精神［24］。比如，强化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开展劳模文化分享活动等，通过人文教

育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与职业认同。尝试多样

化的教学方式，强调师生互动与讨论式教学，在

实际情景中营造人文环境，引导学生从内心了解

人文素养，在反思中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兴趣，

激发学生创造能力，促使学生实现自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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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re is always a disput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e essence is the dispute between "who to cultivate", "for whom to cultivate"
and "how to cultivate". Reflecting on the loss of the practical value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long education,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human nature of the purpos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economic value orientation of school⁃running, the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of content im⁃
plementation and the social standard tendency of evaluation. A breakthrough can be made in the value return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urpose, content and method, that is, vocation⁃
al education takes into account national requirements, industrial needs and personal demands, and realizes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vocational talents characterized by "knowledge", "technical skill" and "innova⁃
tion" through "educating people with culture", "cultivating technology with culture" and "cultivating ability
with culture".
Key words: lifelong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value; humaniti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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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Respons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ANG Jian
（Ch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uzhou 239000, 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tex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goal and pursuit with the
nature of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nd the function of value guidance. It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early stag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keynote (1999—2006); the quality governance period (2007—2018) aiming at connotation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eriod (2019—present) aiming at improving quality and cul⁃
tivating excellence and value ⁃added empowerment.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can be examined from the four
logical dimensions: the essential cognition of level to type, the development focus of extension to connotati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follow⁃up to adaptation, an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success to innovation. The real⁃
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pends on innovations: with one being fai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second being empower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nnovation, the third be⁃
ing learn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the fourth being cultural education innov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ntext; valu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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